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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叶子拥有
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因为受过男人的
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

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
的爱情一波三折。与此同时，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
李海涛，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
走，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
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
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

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
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都市
言情

鲁万有早有在藏北哨卡种菜的打算
鲁万有一行人刚走进三连的营房，索朗

增才便激动不已地说了一大堆话。扎西贡布
主动当起翻译。“他非常感谢解放军救了他的
女儿卓玛，祝愿金珠玛米平安、吉祥。”鲁万有
上前握住索朗增才的手，真诚地笑着，转脸问
走过来的郝大年：“老人的住处安排了吗？”

“安排好了。”郝大年回答，“和扎西阿爸
住一间房。”“夜里冷，生煤炉子了吗？”鲁万有
问。扎西贡布赶紧说：“六月天，哪用生炉子，
真的不用。”伙房的烟囱里，已经冒起了袅袅
炊烟，炊事班开始做晚饭了。鲁万有边往伙
房走边问：“统计了吗，有多少藏胞留宿？”“有
70多人吧。”郝大年说，“支了八顶帐篷，男的
六顶，女的两顶。”说话间已走进伙房，鲁万有
喊着：“王虎，王虎，做啥好吃的？”王虎应声走
了过来，笑嘻嘻地说：“大块羊肉管够，只是菜
得计算点吃，运菜的车还得八九天才能上
来。”“七、八、九、十，四个月才能吃上新鲜菜，
时间太短了。”鲁万有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
对大家说，“要是能自己种菜那就好了。”

“鲁团长，可以试试嘛。”医疗队的钱山走
进伙房，他挽着袖子，看样子是来帮厨的。“我
50 年代末去苏联进修，那里不少地方都是高
寒地区，人家莫斯科的冬天在阳光房里种蔬
菜，西红柿都能挂果。”“你见过？”郝大年问。
钱山肯定地点点头。

鲁万有早有在藏北哨卡种菜的打算，几
年前他就一次次找人商量，请技术人员论
证。这会儿，他趁热打铁，随口说：“走，到后
面看看。”

郝大年已明白了他的用意。这时，马前
进、孙万江也跟了过来。几个人出了伙房的
后门来到后面的一大片空地里，鲁万有说：

“不要说气候恶劣昼夜温差十多度，就这跟铅
块样板结的沙、石地也种不成菜。要种菜只

能到两道沟
去取土。”看
得出，鲁万有
对哨卡周围
的地形很熟
悉。“没问题。”郝大年立即长了精神，“俺们有
的是力气。”“你们两个觉得咋样？”

马前进没有回答，毕竟他才到巴托两
天。孙万江说：“团长，咱们太需要试试啦！”

“我看这样，”鲁万有用手一指说，“在这四间
屋大的地块，这两面垒山墙，那两面用水泥
垒柱子，柱子四周安玻璃窗，顶部用木框镶
玻璃，边上做成推拉窗，便于通风。我们权
且叫它阳光暖房，为了节省材料，暖房盖到
一米二，人在里面能弓着腰干活就可以了。
你们看行不行？”几个连干部乐滋滋地齐声
叫好。

鲁万有又说：“山上你们先干着，下了山
我就安排人给你们买材料、请木匠。你们先
在这四间屋大的地方试着种，不断摸索，总结
经验。第一步种小白菜这样的大路菜，若真
的长出菜来，那将一举改变缺菜的历史。”听
鲁万有这么一说，几个人像看到地里长出小
白菜一样，全都高兴得笑了起来。

正在几个人说说笑笑时，一个战士手里
提着军用挎包从坡地里走上来，发现十几米
外站着一群团、连干部，他迟疑了一下，末了
还是走过来冲鲁万有立正敬礼，朗声说：“团
长好！”“何玉呀。”鲁万有抬手还礼，两眼上下
打量着这位身高一米七八左右的战士，他虽
然穿着棉衣，仍显得瘦削单薄。鲁万有搜索
着记忆，所不同的是，白皙的瓜子脸变成了紫
檀木色，摆动的双臂带着节奏，迈开的两腿有
了力量。“还是那么瘦呀，要加强锻炼，以后看
信不要总往坡下去，多登登后山，多跟
你们刘大刚班长练练格斗。” 15

小玉让我陪她去三里屯喝酒
手机又响了，居然是她打回来的！“李海

涛，随你怎么想，但我们是不可能的。小玉既
然喜欢你，我就不想再搅这趟浑水，她是我姐
们儿。我对你一点儿都不好你应该知道，我告
诉你，你听好——我是做婊子的，我不想立牌
坊！……听我说完！所以我那天早上向你要
钱，我需要一种心理平衡，我不要男人欠我的，
也不要跟男人谈感情！因为你们根本不会珍
惜我！你现在只不过是被我迷住了，过一段
时间你会嫌弃我，会想办法甩掉我，不是吗？”

“叶子，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自己呢？”
“什么也别说了，现在我的话说完了，忘

了那个晚上。好了，我走以前不会再给你电
话，等我回来的时候，你跟小玉好也罢，不好
也罢，我希望……你还是拿我当‘钻石人间’的
小姐，别拿我当……当回事儿！”我拿着挂断的
电话发呆，当你被一个自称是“小姐”的女孩拒
绝之后，会不会像我一样沮丧？叶子啊叶子，是
我涉世不深，还是你想得太多？人生不过短短
几十年，何必把一切看得那么悲观？

她真的没有来电话，一直也没来。倒是小
玉不断地打电话给我，柔情蜜意地“宝贝儿长宝
贝儿短”地乱叫。如果不是叶子老是那么烦人
地出现在我心里，我想也许我已经搬到小玉那
里去住了。我的心情空前地失落与烦躁。

在叶子走后的第五天，我答应跟小玉一
起吃饭。小玉那天穿了一件火红的连衣裙，
其实她也是个漂亮姑娘。吃完饭，她坚持晚
上不去上班，她说：“好久都不见你了嘛，你陪
我去三里屯嘛……”

可我明天真的有事儿，还是特正经的事
儿，明天我们总公司的德国老板来，9点整上
层及中层班子开会，那个德国人最讨厌员工
迟到。但小玉执意要我陪她去，我想想反正
只要不喝酒，早点回去就是了。

我们
在三里屯
77 号 外
面的一张
桌子旁坐
了下来，
小玉就着
一瓶又一
瓶的科罗娜断断续续倾诉了很多关于自己的
事。她说：“我喜欢男人，他们让我生活，我也
恨男人，这种恨是从我父亲就开始的。我想找
一个好好疼我的人，李海涛，你——是吗？”

小玉直视着我的眼睛，我低下了头。“对
不起，小玉，有些事很难说得清楚，你是个好
女孩，但是……咱们俩可能……总之我会作
为一个朋友来关心你甚至疼爱你，如果你有
什么事，我随叫随到。”“什么意思？说清楚
点。”“小玉，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哼
哼，清楚，清楚……给我亮句实话吧，是不是
喜欢叶子？是不是？”她直视着我，眼睛里忽
然闪过一道陌生的光。“小玉，你别激动，不管
是谁，我们两个都不可能……”“我问你是不
是？”她再次逼近我，嘴唇几乎贴到了我的鼻
子。“是又怎么样？”我往后仰了仰脖子，冷淡
地反问她。“又是叶子，她有什么好的？啊？
每次都是她，每次都是她！每个男人一看见
她就跟丢了魂似的，什么了不起的？她很好
吗？我也没觉得她就跟天仙似的呀！嘁，上
过床的男人一箩筐，破货！”“别说了！”“怎么
不能说了？你是我什么人，叫我不说我就不
说？告诉你李海涛，别想了，没戏！根本没你
什么事儿，人家叶子道行深着呢！这次去新
加坡，不就是奔着那个船王去的吗？那老东
西喜欢叶子喜欢得不行了，天天催叶子去新
加坡找他，说不定还能为她离婚呢！
人家身家上亿，你算个屁呀！” 05


